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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人员仔细观察了这堆由三十来根柴禾摞成的柴垛顶上的

十来根劈柴，不言而喻，从这么粗糙不平的劈柴上很难找到什么

指纹。而且不出所料，劈柴既没沾上血迹也没缠有头发。

原岛直巳将以上的尸体状况和现场情形大致记在心里后，又

浏览了一下已逮捕起来的植木寅夫的供词：

“两年前，我向山岸甚兵卫借了高利贷，自那以后我就受够

了甚兵卫的欺侮。最近，他扬言要把我抵押给他的土地和房产公

开拍卖。这些土地和房产最初是我用积蓄购置的，并开办了一家

中国面馆。后来，我为了扩大营业向甚兵卫借了债，但生意很不

如意。甚兵卫就以债主的身份欺压我，我只好破罐破摔了。而且

我有妻子、小孩，只有全家自杀一条路可走。可是在死之前，我

想把可恨的甚兵卫干掉，这也可以为那些同我一样吃他苦头的人

除害。

“员园月员愿日下午苑点钟左右开始，我和中田、前田、西川三
个朋友一起在离车站圆园园米的‘万牌庄’麻将牌馆打麻将。那时
面馆生意清淡，所以我时常把店务交给妻子料理，自己从傍晚开

始就去打麻将牌。在我和上面三个人打了两圈的时候，经常到

‘万牌庄’来的柴田正在旁边站着看我们打牌，我看他脸上的神

气又很想打牌，所以对他说道：‘我有点儿事要回家一下，你能

不能代我打一会？’柴田听我这么说，马上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从

‘万牌庄’出来，这时大概是怨点钟。
“我没回家，走到车站前的公用电话亭里向甚兵卫家中拨了

个电话，没一会儿，甚兵卫来接电话了，我就对他说：‘我是为

了抵押的事情找你啊，现在我到手两百万日元，马上给你送去。

以后怎么办，请你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暂缓处置，我也得当面和你

谈一谈，请你在家等我。’甚兵卫起先回答说：‘我刚躺进被窝，

明天再谈吧。’可能他也想快点拿到钱，所以又说道：‘那么你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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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来，我等你。’

“从车站前到甚兵卫家大约有一公里路程。这条道比较偏僻，

一幢一幢的房子一消失，接着就出现了田地，灌溉用的水池出现

过两处，可不见一个人影。甚兵卫就住在一个约有十二三户人家

组成的村子里。可我不曾注意到在距离车站前的大道不远的一所

房子里，中村竟会从厕所的窗口看到我。他这个人常到我店里来

吃面。

“既然电话中已经讲好，甚兵卫就虚开着大门等待我来到。

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俩已在三四天之前回九州去了，

因为那位教师经常到我店里来吃面，他讲过回乡省亲的事。

“我先到甚兵卫家后门转了一下，从堆在屋檐下的劈柴中找

了一根合手的握在手里，抬眼看看二楼，只见防雨防盗的木板套

窗关着，窗缝里也没有灯光，教师夫妇俩确实已回九州去无疑

了。

“我回到前面，从打开着的前门进入堂屋，我叫了声‘晚上

好’。甚兵卫闻声从里间出来。当时，我把握在右手里的劈柴藏

到了身后。八叠大小的那间屋里早就点上了灯，看来甚兵卫在一

心等着我来到。

“甚兵卫就在那屋里看着我的脸说：‘真不早了哪。’也许他

毫不怀疑我会带钱来，所以态度还客气。甚兵卫笑着对我说：

‘来，请进。’我依旧站在堂屋里，拖延着时间回答说：‘让你从

被窝里特意起来，实在对不起。想办法搞到了两百万日元，我怕

放在家里万一遇上小偷就不好办，所以马上就拿来了。’甚兵卫

立即说道：‘不管怎么说，你倒是先进来呀。’他还从房间的一角

拖出了两个坐垫。我因为右手握有劈柴，所以有点踌躇，但也只

好硬着头皮把劈柴藏在身后走进屋里。在坐垫上一坐下，又赶快

把柴藏到身后。我怕劈柴被发现就麻烦了，所以尽快话归正传，

便说道：‘钱带来了，请你写一张收条。’同时把预先用报纸包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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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钞票样的纸包从口袋里拿出半截让甚兵卫过一下眼。甚兵卫便

说：‘那么我马上去拿字据单子来。’同时起身往旁边六叠大小的

里间走去。我想现在不动手还待何时？便紧握劈柴跟上去，对准

他光秃秃的后脑狠命打下去。只听甚兵卫‘啊’地惨叫了一声向

前扑倒在地，我又用劲在他的后脑部补上了三下。甚兵卫趴在那

儿不动弹了。我希望这事被当做强盗所干而与来客无涉，所以我

把两个坐垫又放回角落里。

“我走进旁边六叠大小的里间，找到了手提保险匣，保险匣

放在有拉门的壁橱里。想到把我害得好苦的借据就藏在这匣子

里，我很想砸烂它，又想打开它。可是我不知道保险匣上对号圆

盘锁的数字，便决定带着它潜逃。走到屋外，我又回到后门口，

把劈柴放归原来的柴垛。由于天黑，我没法肯定凶器放在柴垛的

什么位置上了。整个过程大约花了猿园分钟左右。
“我抱着手提保险匣窜进道路旁的草丛中想把它打开，但是

对不上圆盘锁的数字，我打不开来，于是就用躺在道旁的大石块

往圆盘上硬砸，圆盘被砸坏，匣子盖打开。我就在匣内寻找借

据，通过朦胧的月光，我拣出写有‘植木寅夫’名字的借据，为

了帮人做点好事，我顺便抓了五六份其他人立的借据放入自己的

口袋，然后把这只坏保险匣的盖子仍旧盖好，掷进右前方的水池

里。又走了员园园米左右，来到了某保险公司的运动场后面。我点
燃了火柴，把口袋里的借据烧了，还用鞋子把纸灰踢得个七零八

落。

“事后听警察官说，警察从水池里找出了满是泥水的手提保

险匣，并在浸湿了的借据中发现了我的借据，这实在叫我吃惊。

据警察官分析：甚兵卫的账册里有‘猪木重夫’这个借债人，但

手提保险匣中没有他的借据，会不会因为光线昏暗，使我把‘猪

木重夫’误认为‘植木寅夫’了？当时我确实也有点紧张，说不

定真是那么回事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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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切就绪后，我回到‘万牌庄’，四个朋友还在打麻将牌，

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左右，牌局告终，中田一个人独赢。于是柴

田退出，我重新坐下又打了一局麻将牌，谁也不知道我会去杀了

人，我自己也很心平气和。这也许是因为杀了甚兵卫这种人自己

心里并不感到有什么罪恶的缘故吧。

“当晚我睡得很好，借据烧掉了，甚兵卫又没有后嗣，那么

欠的债就自然一笔勾销，这样一想，我反而感到高兴起来，情绪

也开朗了。

“第二天，高利贷者山岸甚兵卫被杀一事引起了附近人们的

骚动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同情甚兵卫，他们背地里都在说：‘活

该！’‘恶有恶报！’我听了更心安理得了。

“两天后的一个大白天，有两位刑事警察来找我，当时我正

在店里看电视。刑事警察说：‘有些事想向你打听一下，请你到

侦查总部去。’我很平静地答应了，可是心里有一种预感：出事

了。不过，杀死山岸甚兵卫虽可以说是犯了罪，但这也是甚兵卫

罪有应得。这么一想，我打算，要是受到警察追问的话，那就把

一切都讲出来，当然，可能的话，还是不要把自己牵涉进去为

妙。”

原岛直巳读了植木寅夫的上述供状，不得不认为这是纯粹的

犯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论是私人请的辩护律师还是国家指定的

辩护律师，他们对这样兴趣索然的案件大体上不会有什么辩护的

激情。原岛想：至多根据情况使其酌量减刑罢了。

可是原岛继续把被告的供状往下读后，发现被告植木寅夫在

检察官审讯他的中途翻案了，被告翻掉了对警察作的供词，翻掉

了最初对检察官作的供词，植木寅夫说，自己和山岸甚兵卫被杀

一案毫无关系，已有的供词是在警察使用诱供和精神性的拷问下

作出的。这使原岛有点感到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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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。特别是犯了杀人案之类要判以重

刑的被告，他们一心想获救，便常常使用这种办法。

读了被告对警察作的供状，原岛心里确信植木寅夫是犯了

法。他的供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，简直可以嗅到嫌疑犯主动交

待的味道，再说警察实地查证的结果也与供词相吻合。没法认为

这种供词会如被告所说的那样，是被警察强逼出来的。

三

植木寅夫在法官面前作的新供词是这样的：

“员园月员愿日晚上苑点钟左右开始，我在‘万牌庄’和中田、
前田、西川一起打麻将。两圈打下来，是怨点左右，柴田替换我
入局，这情况见前述。我用车站前的公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拨了

电话，我对甚兵卫说：‘有关处置抵押财产的事得找你，我马上

到你家去。’甚兵卫答应起床等我。从公用电话亭里出来，我当

然得向甚兵卫家去。但从这里开始，事情与这先前向警察交待
的情况有所不一样。

“我在电话里没有对甚兵卫说过‘弄到两百万日元马上给你

送去’这种话。我也不可能搞到两百万日元。但是警察执拗地

说：‘你在电话里不讲带了钱去，已经上床的山岸就不会起来等

你，他肯定会对你说，要来的话，明天清早。你大概是说了自己

带了两百万日元而骗山岸甚兵卫打开前门的吧？然后，你好像真

有其事似地把伪装的两百万日元放进口袋中去见山岸甚兵卫了

吧？’确实，按照甚兵卫的本性，第三者当然认为没有钱他是不

会起床等候的，这么一转念，我便顺着警察官的分析答道：‘对，

是那么回事。’

“我在公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：‘请暂缓处置抵押的财产。失

去了地产和店铺，我全家的生活就成问题了，望你体察。我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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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可不可以马上与你谈谈？’于是甚兵卫

答道：‘处置抵押的财产也并不是我的本意。因为看到你没有还

清欠债的希望才不得已出此下策，现在你既然有好主意，说来听

听也未尝不可，我把前门打开就是，你来吧。’

“我走到了甚兵卫家附近，但心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办法，

只不过非常担心失去地产、店铺、住宅，想苟延残喘一下罢了。

我用电话通知对方马上见面，但自己什么具体办法也拿不出来，

我想，这样会激怒甚兵卫的，所以不敢贸然进去。我在甚兵卫的

家门前大约徘徊了猿园分钟，还是返了回来。
“我想现在即使回到牌馆，麻将也还未终局，而当时我无论

如何是没有心绪观看他人赌博的，所以还是来到人寿保险公司的

运动场附近，一边思索，一边兜圈子。因为是在乡间，又是在夜

里，所以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。

“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，我回到了‘万牌庄’，因为是打

半局头的，所以四个人的麻将赌博已近尾声，柴田出局我入局，

如上所述，我不可能去杀人，所以在场的四个人当然能证明我当

时的神态是很平静的。此外，我的妻子也可证明我那天晚上睡得

很好。因为问心无愧，所以我带着疲乏睡得很熟。

“这些都是真实情况，下面我就来谈谈我坦白时编造罪行的

问题。

“我在警察局时，开始并没有承认自己犯罪。但刑事警察轮

流进出审讯室，对我说：‘从实招来！随你怎么狡辩，证据已经

放在你眼前。我们在两个水池中的其中一个水池里找到了你盗走

的甚兵卫的手提保险匣，匣上的数字圆盘锁已被砸坏，打开匣盖

一看，里面放着圆圆张已经湿透了的借据，其中也有你的 苑缘园万
日元借款的借据。可是对照甚兵卫记的账册，发现少了五张借

据。按理借据中应该有‘猪木重夫’的才对，可是这一份被盗

走，而你的借据却仍旧留在匣中，那是因为在你打开保险匣取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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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据的时候，由于光线昏暗，你把‘猪木重夫’看成‘植木寅

夫’了。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汉字形状很相近。

“刑事警察又进而问道：‘你认识中村是也这个人吗？他就住

在附近这一带。’

“‘这个人是我店里的顾客，他常来吃中国汤面。’我回答。

“‘那么他也一定认识你的？’刑事警察紧接着问。
“‘应该很熟悉。’我回答。

“刑事警察一听这么讲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说出一篇恳切

的话来：

“‘就是这个中村是也，他在出事那天晚上怨点缘分左右，从
自己家里的厕所窗口望见你朝山岸甚兵卫家急匆匆地赶去，你也

许没有发现吧。中村已经作证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是你的身影，

所以你别枉费心机，还是从实讲来为好。既有手提保险匣作物

证，又有确凿的人证，警察也私下调查了你杀死甚兵卫的动机，

知道你另有苦衷，不胜同情。你还是像个男子汉的样子从实招了

吧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去替你向检察官说情，请他放了你，不予起

诉。你也能及早离开这里，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，好好地做生

意。

“我想，既然有人亲眼看到我往甚兵卫家去，那么无论我怎

么辩解，警察也不会相信的，反正警察有言在先，只要我顺着他

们的意思假交待一通，他们就设法不予起诉，看来还是这样为

好，于是我说：‘我招了，我杀了人。’

“刑事警察们高兴极了，又是给我递烟又是给我送炸虾盖浇

饭。后来，我就按刑事警察所说内容供了犯罪的经过。甚兵卫家

中情况的示意图也是根据刑事警察的暗示画出来的。

“首先是凶器的问题使我大伤脑筋，我不知道应该选定什么

才好，这时刑事警察说道：

“‘喏，家中烧水煮饭是烧什么的呀？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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